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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谈孙天卫的舞台美术创作 

（一） 

   

    按通常的说法，“认识”某位艺术家，就看（读）他的作品。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

的。然而，要“认识”一位舞台美术家，更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了。由于舞台美术的创作，以及作品所

存在的方式，有异于其他的艺术创作，其成果存在的方式也有异于别的艺术作品。所以，要“认识”其

人，要“阅读”其作，可以说，要化更多的功夫，要找更多的视角。甚至进一步说，要作“另类式”的思

考和判断。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到两个方面的“认识”途径和关系。一种关系是，我在日常交往的生

活中，认识了不少舞台美术家，但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作品；另一种则是比较了解其人的作品，却对其人了

解甚少。我面对各地众多的艺术家朋友，也就是说在这两类关系中，往往是后者居多。认识舞台美术家孙

天卫，我也不例外。就是“认识”其作中的、属于后者的一位。 

    孙天卫的舞台美术创作的作品，我观看过不少。尤其是近年以来的主要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舞台演出

中观赏过的。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创作中比较认真，比较投入，比较大胆，比较肯动脑子，敢于尝试新的

艺术表现手段，利用所在演出团体固有的优势，扬长避短，去闯、去开掘、去实践、去实验、去发现，从

中找到创作的形象，找到自己创作的个性。我认为，这种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保

证。 

    这里，我想以近年创作、演出的现代舞剧《红梅赞》和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为例，谈谈孙

天卫的舞台美术创造。 

 

（二） 

 

    现代舞剧《红梅赞》（空政歌舞团演出）已被评为“2002—2003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台剧

目之一。去年本人参与了此项评选活动，因而相对来说，对这出剧目的舞台面貌和演出风格比较有所了

解。《红梅赞》舞台上叙述的故事，是观众们比较熟悉的故事。这个题材源于小说《红岩》，将近半个世

纪以来，已被搬上了各类舞台、各种剧种等，已可以说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现今，

又将它浓墨重彩地搬上舞剧的舞台，本身就是一次艺术的创举，就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那末，在这次“征

战”中，已经出色地赢得了成功，除了这个题材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各种艺术形式的“铺垫”，和动用了

舞台综合创造的因素之外，不能忽视的是舞台美术的整体性的创造，使这台传统题材的舞台，赋予了真正

的现代意义。 



    我直观地从《红梅赞》的舞台上，给我的感觉是，孙天卫是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

的全过程。让我归纳的话，主要是三条，一是全剧的整体参与；二是舞台的样式把握；三是舞台设计与灯

光的有机揉合。 

    一，由于舞剧文本有自身的特殊性，从创意、策划一起步，往往就需要其他主创部门的参与。别的舞

台门类，例如话剧或当代、现代戏曲的舞台，文本先行，或者说文本成熟后（起码基本成熟并被导演认

可）才能迈入二度创作的门槛。舞剧，尤其是现代舞剧，编的，导的，编舞的，设计舞台样式的，作曲

的，等等，几乎就得同时上阵，同时认同比较统一的艺术观念，同时找到舞台的整体风格，才能有个好的

基础，好的开端，不会吃夹生饭或返工。孙天卫从一开始参加了主创的小班子里，本身就说明了舞台设计

者在整体创作中的份量。我们常说，舞台美术的创造，更多的是关注舞台的外在样式。这话并没有错，否

则要设计干什么！但样式的寻找、定夺，并不是被动的创作，并不是内容的附庸，并不是纯粹的包装。

《红梅赞》这样的传统题材，可以写实的，也可以写意的；可以从比较实的生活环境入手，也可以从相当

虚的、中性、象征的手段去展示。那末，作为现代舞的《红梅赞》的舞台，如果沿用传统的虚与实的样

式，可能会与现代舞的创造语汇相抵捂。我理解现代舞更强化人物表现性的肢体语言，更强化人物的情感

交流和舞台氛围的渲染，更有较“随意化”的音乐节奏和色彩。孙天卫正是在样式寻找阶段，与编导们比

较默契的配合，找到了目前的比较空灵的样式，脱离了纯描绘性的表述，而采用极致的手段，将局部的景

物放大和典型化，从而为整体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舞台美术家整体参与，尤其在舞剧这样的舞台，是

不能忽视的经验。 

    二，一出戏的样式，有的时候，能在观众的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象，可以说是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标

志，至少，它在演出中产生了有价值的影响。《红梅赞》样式的把握，是准确的，使舞台有了整体的鲜明

格局、整体的形象力度。舞台上，突出和强化了牢狱的环境，阴森、冷酷，但是，它是虚写的。它的主体

形象都是十分沉重的，是以“铁”串将起来的：铮铮作响的铁链，牢房的高高的铁栅栏，以及黑幕般的高

耸的大铁门。这些景物，既画龙点睛般地“画”出监狱的特殊空间，又成为表演者塑造人物的最好的动作

支点。无论是静态的造型还是动态的张扬，都给演出提供了不可缺的舞台具象。舞台上，它不仅没有妨碍

表演，却较为有机地揉合起来，使整个演出空间充满着涨力，并不让人感觉单调。包括最后狱中的难友

们，勇敢地冲破牢狱的大门、迎接胜利曙光到来的一瞬间，狰狞的大铁牢门被推开而倾倒下来，它所展示

的场面，令人震颤，令人振奋！此时此刻，它已经成了舞台的最好语言了，从而也圆满也完成了舞台美术

创造者的最高任务了。这里，设计者在创造中，虽然作了有选择性的借鉴，但却是成功的、合理和到位

的。因此说，在《红梅赞》演出中，舞台的铁链、铁栅栏、铁门，赋予了舞台的生命力，让人难以忘怀

的。 

    三，舞台美术自身的创造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各个职能部门的创造，既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同时，又要互补。该是那个部门“表现”的时候，就让那个部门去充分“表现”。一台戏的舞台美术创

造，除了布景设计，还有灯光和人物造型设计等部门。针对此剧，也针对孙天卫的创作，此剧舞台美术创

作的成功，还得益是设计十分有机的将舞台设计与灯光处理，也是作了早期的揉合。布景和灯光同样不能

两张皮，尤其是当代的科技进步，使舞台上的技术因素，已经可以大量的运用到舞台上，成为艺术创造的

积极因素的时候，更不能忽视它们的综合性，它们的互补功能，它们自身的创造力和审美价值。灯光的艺

术处理，在这个戏中，也是适度的、到位的，已经成为舞台演出中自己的语言。在舞台体现中，景与光是

经常“打架”的对手。其一是艺术处理上，舞台灯光的“话语权”越来越明显，绝不只是原始价段只起照

明的功能，已经具备独立的效用，能动的、灵活的造型的工具。斯沃博达正因为对光的重视，早就构成了

他独有的设计风格。其二是在舞台实际体现中，因为舞台空间十分有限，景片与灯具所设置的位置，相互

“歉让”，将有利于整体完整的体现。我认为，由于孙天卫景、光一体抓，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它们

之间的关系，预留了有利于各自的空间，相得益彰，达到了完整的体现。《红梅赞》的舞台，动态性比较

强，如果没有构成景与光和谐、同步的互动关系，这台现代舞剧的舞台美术，就会缺乏“现代感”，缺乏



时空灵动的生命的魅力。 

    这个舞台，也有局部冒失的地方。例如，用的光色还是奢侈了点，还“艳”了点，还可以凝重点，

“冷”一点，尤其是后半段。再例如在“动”与“静”的关系上，景也好，光也好，“动态”的时间多了

点，有点干扰表演，干扰整体的观赏。这种状态，一是属于设计处理的问题，二是属于现场操作的问题。

所以，作为设计者的孙天卫，还是有所作为，搞得更完整的。 

 

（三） 

 

    观赏了大型生态歌舞剧《云南映象》，让人的眼睛为之一亮，让人的心灵为之一颤。它是一台既有传

统之美，又有现代之力的舞蹈。美得古朴、拙气；力得豪放、清纯。同时，它也是舞台美术创作的主旨：

传统“美”的承传，现代“力”的张扬。该剧的舞台将最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的精髓和民族舞经典，作了

全新的整合和重构，再创了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的舞蹈。这个总体的舞台“映象”，给舞台美术的创作，

打开了十分宽阔的天地。设计者的思路，也与它的台上的歌和舞那样，要将原生、朴质、浩气的舞台环

境，与贯穿、融合在整个演出中，带给人们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审美享受。 

    孙天卫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动用了与云南地域、生态、民风、习俗等相关的艺术素材和手段，不拘一

格，进行了“拚贴”，产生了气势磅礴的舞台景观。剧中在“家园”（三场）曾这样唱道：“一方水土养

一方生灵，一方水灵敬一方水土……”我认为，舞台形象上所呈现的、也意蕴的就是“水土”和“生灵”

的关系，构成了舞台的直观气势，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全剧以抽象的几何化的、多层次的山体作背景，重要的是六个舞台场景（包括“序”和“尾声”），

各自构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乐章，各具色彩，各具形象，各有气派。设计者与“人海战术”般台上的舞蹈

者或歌唱者那样，也采取了对应的“人海战术”式外部造型。如“序”场的“鼓舞”中硕大的、原始的状

态的“太阳鼓”及众多古朴的鼓队，一下子“敲”开了“混沌初开”的世界，“敲”醒了万物生灵，更让

生命跃动起来。如“朝圣”（五场）中雪域高原的神秘、开阔的景观，与倾诉的歌声，揉合得直抒心胸。

歌声是这样吟唱的：“走过雪山，走过荒漠，你从哪里来？带着祝福，带着思念，带着所有的回忆，你到

哪里去？”将人们带到神圣和神秘的天地中去了。又例如“尾声”的“雀之灵”，已经清纯、极致的一段

“孔雀舞”，又将观众带入唯美的大气世界中。因此说，舞台上的景观，始终是伴随着这台歌舞集的题材

（人物）表述，在外在场景上作了如诗似画的展示，既是剧中的歌和舞所不能替代的，也为歌和舞的充分

外化，作了最好的读解。 

    《云南映象》的舞台，使我想起“绿色”的两个字。时下，运用“绿色”当作标签，是十分时尚或时

髦的事，舞台上也不例外。然而，这个舞台，是名符其实的“绿色”心世界，给我以“绿色”的气息。我

认为从编导到表演到音乐到舞台美术，是以“绿色”穿梭起来的，极富艺术创造的涨力，极富生活的韵

味，也极富生命的活力。孙天卫们正是感受到了这种“绿色”的气息，所以也是以较为朴拙的手段，提供

了外部环境，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回归人的真纯、美好、理想的精神世界。《云南映象》中的歌和舞的

创作和展示，作了不少的“回归”，已有了不少的争议。但舞台美术的整体创造上，这种“回归”是切合

当前创作实践的，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它的每一个场景，几乎是云南每一个民族的民情风俗的画卷。 

 

（四） 

 

    我写到这里，素描或速写一般，简约地谈了一点对孙天卫的印象，一孔之见。其实，还有不少的角度

可以描写的。 

    例如，他平时对生活的积累比较关注。我认为舞台美术家的创作，也需要以虔诚的态度去深入生活，

体验生活。需要从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吸收营养，采撷和寻找、撞击自己创作的灵感。虽然这不是唯一



的创作方法，但是，它已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我注意到孙天卫在这方面是下了一些功夫的。他平时搜

集了不少创作的素材，日积月累，已成了他创作的习惯，构成了他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值得赞赏

的。 

    又例如，他对当代舞台科技也是极为关注的，甚至是捷足先登地在舞台上应用起来。譬如，早在七、

八年前，他就引进、使用、推广奥地利制造的大型投影的“帕尼灯”。“帕尼灯”的超大面积的投影效

果，更新了传统的投影灯具，使舞台的视觉形象更具冲击力，舞台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舞台科技在当今

舞台艺术创造中，已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成为艺术展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艺术发展的

必然的趋势。孙天卫在舞台上，是比较充分利用当代的科技成果，勇于尝试的实践精神，也是艺术创造中

不能缺少的。 

    每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自己创造的局限，都会有自己的弱势。在军旅的舞台上，既有优势的一面，又有

局限的一面。这里有题材的制约，有机遇的问题，甚至比较难以走近市场。这是一个共性的现象。我在写

其他军旅舞台美术家的时候，也已经说过类似的感慨。孙天卫的其他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都打下了这方面

的烙印。我认为，孙天卫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创作阶段，已经打开了宽阔的创造空间，已经可以向更高的艺

术台阶去攀登了。也就是说，接受更高的艺术目标，去挑战自我，去超越自我：高高的、自由的、矫健的

翱翔在舞台的蓝天上！ 

    这是我的期盼，也是我的结语。 

 

 

                                           2004年10月17日  架松居 

作者：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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